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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广芩与张爱玲家族小说艺术风格之比较研究
高云龙

①

（辽东学院 师范学院， 辽宁 丹东　１１８００３）

摘　要： 满族作家叶广芩与汉族作家张爱玲的家族小说分别表现了京味和海派、 “张腔” 与京腔不同的艺术风格， 体
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不同叙事模式与结构。 她们的家族小说为我们塑造了形态各异、 性格独特的人物形象。 叶广芩深受传统
京剧的影响， 用京剧的手法刻画人物； 张爱玲深受鸳鸯蝴蝶派通俗小说的影响， 用通俗小说的手法来刻画人物， 同时又运
用了许多现代派的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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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广芩与张爱玲是中国家族小说的重要作家。
在她们的小说中， 除了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的
动人故事外， 还比较充分地展现了她们小说创作的
艺术风格。 小说在叙事模式、 人物形象塑造以及语
言运用上很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人称 “我” 的叙
事， 鲜明生动的人物形像， “京腔” 与 “张腔” 的
语言风格， 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 “我” 与 “他者” 的叙事

“叙事模式是指在叙事作品中用于创造出一个
故事传达者 （即叙述者） 形象的一套技巧和文字
手段。”① 在叶广芩与张爱玲的家族小说中， 她们
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 这种方
法一方面增强了小说的亲切感， 另一方面也进一步
增加了小说家族叙事的真实性与可信度。

（一） 叶广芩小说中 “我” 的叙事
满族作家叶广芩的家族小说充满了深厚的文化

韵味， 叙述模式的独特在文坛上独树一帜。 由于作
家特殊的身世， 有人说她写家族小说就是在写自己
的自传。 从一定意义上说， 叶广芩作品中的 “叙事
者” 和作者 “我” 是同一个人， 均采用了第一称
谓的 “我” 来叙事。 枟状元媒枠 讲述了清朝最后一
位状元刘春霖给皇室后裔金瑞祓与平民陈美珍做媒

的事情， 并由此而引发的金家大宅门一系列的故

事。 小说以小格格 “我” 的视角为线索， 以十一
部京剧戏名作为每一章的题目， 从第一章到第十一
章分别为 枟状元媒枠 枟大登殿枠 枟三岔口枠 枟逍遥
津枠 枟三击掌枠 枟拾玉镯枠 枟豆汁记枠 枟小放牛枠
枟盗御马枠 枟玉堂春枠 枟凤还巢枠， 时间从辛亥革命
开始一直写到改革开放的今天。 小说不仅描写了北
京社会的风土人情， 而且还跳跃式地刻画出了一个
世纪的人物众生相， 体现了北京老百姓的价值观
念。 小说以 “我” 的视角和口吻叙事， 显得亲切、
自然， 就好像在讲自己家族的故事， 娓娓道来， 富
有真实感。
我这大半辈子真是看了不少戏， 从传统戏到

“革命样板”， 又到 “新编”， 又回到传统。 但是看

枟跳加官枠 却只有一次， 那次对我来说是没有准备

的被动接受， 虽是 “被动”， 却印象颇深， 一直不

能忘却［１］１ 。

文中通过第一人称 “我” 对贵族家族生活的
点点滴滴的回忆， 流露出欢乐和悲伤的情绪， 并且

回味无穷。 叶广芩对传统文化的直接体验和感知，
对世事变迁的敏锐感悟， 丰厚的文化底蕴与满族的

博大胸襟， 加之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 都赋予了她
的家族小说非比寻常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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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者之间的交换与穿插也是叶广芩小说的一

种叙事方法。 小说中如果存在多重叙述者的叙述话
语时， 她就通过对叙事者的身份与性格的把握进行
叙事， 其叙事清楚， 线索分明， 充分显示了作家老
练的文本控制能力。 例如， 小说 枟采桑子枠 中包
括了三个叙述者， 有三重叙述身份， 少女耗子丫丫
的 “我”、 “回忆中的我” 和 叙述者 “正在经历的
我”。 作品中对三个 “我” 展现了三种不同的叙事
风格。 少女耗子丫丫是儿童视角， 语言天真活泼可
爱的； “回忆中的我” 是耗子丫丫长大后的形像
———金舜铭， 她充当了经历者和回忆者的角色， 回
忆着王府旧日的人和事； “正在经历的我” 即叙事
者本人， 是全知全能的。 在叶广芩的大部分家族小
说中， 频繁出现的就是作家 “自我”， 以自己儿时
的经历和回忆， 追忆与反思家族的历史。
叶广芩之所以采取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 除了

家族小说作品的自传性质外， 作品中叙事者同时也
是故事的参与者， 使整部小说给人以真实与亲切
感。 作者感情真挚， 家族往事娓娓道来， 使读者更
有感同身受， 从而增强了小说的魅力。

（二） 张爱玲小说的 “他者” 叙事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 “异

类” 作家。 她的家族小说的叙述者往往采用 “旁
观者” 的视角进行小说的叙事。 这种第三者的叙
述视角突破了传统的叙事模式， 叙事更加冷静、 客
观， 加大了叙事空间， 拉长了叙事的时间， 特别表
现在以时间发展顺序为线索的中长篇小说的叙事

中。 增强了镜头感， 给读者以想象的空间［２］ 。
张爱玲对于现实世界始终保持着距离， 表现为

观赏者或看客———隐身叙事者。 张爱玲的创作， 经
历了一个叙述者由显身至隐身的过程， 以旁观者的
姿态达成与读者的沟通。 小说 枟传奇枠 的封面那
个向古代人室内偷窥的现代人：

　　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 画着个女
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 旁边坐着奶妈， 抱着
孩子， 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 可是栏外，
很突兀的， 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 像鬼魂出现
似的， 那是现代人， 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
视。 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 那也
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３］

在张爱玲初期创作的 枟连环套枠 及 枟沉香屑
· 第二炉香枠 等小说中， 我们看到显身的叙事者
处于不参与或者是做听众的位置。 这种方式造成了
间离的效果。 我们可以把这种叙事方式看成张爱玲
对内心世界的掩饰， 似乎逃避对自我感受的直接宣
泄。 与用第一人称叙事相比， 作为旁观者的张爱玲
更冷静而客观。 她认为职业文人病在于无病呻吟。
而第三人称叙事要比第一人称叙事更客观。
张爱玲之所以采取 “旁观者” 的叙事方式书

写了她的家族小说， 在很大程度上是她自己亲身经
历所致。 所谓 “没落豪门， 命途多舛”。 她的不和
睦的家庭， 她的苦恋以及家族的败落等， 始终压抑
着她。 文学界认为 枟小团圆枠 一部真实的 “张爱
玲自传”， 从对这篇遗作的处理方法上看出了张爱
玲的矛盾心理。 一是她命友人将这部作品销毁； 二
是她还隐隐的希望作品有朝一日能够为人所知。 她
没有采用自传体的叙事方式， 而采用了他者即
“旁观者” 的叙事视角， 显示出她冷静与客观态度。

二、 人物形象特点

叶广芩和张爱玲在家族小说中塑造了许多形态

各异， 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由于叶广芩深受传统
京剧的影响， 评论界甚至认为她的家族小说为
“京剧小说”， 即以京剧的手法刻画人物形象。 张
爱玲深受鸳鸯蝴蝶派通俗小说的影响， 从小就阅读
张恨水的小说。 到了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 文坛就有
“南张北张” 之说。 她通常使用的是通俗小说的手
法刻画人物， 并且加上了一些现代派的技法。

（一） 叶广芩的 “京味” 人物形象
满族人对京剧情有独衷， 他们对京剧的形成与

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４］ 。 叶广芩作为清朝贵族

的后裔， 从小就是听着京剧长大的， 正如她自己所

说的那样， “我爱戏， 爱得如痴如醉。”［５］４５叶广芩

把对京剧和小说很有自己的看法， 她认为 塑造生

旦净末丑各不相同的人物形象是小说吸引人的关键

所在， 而每一个人物形象不仅要各具个性， 角色不

能雷同， 而且要符合人物的性格特征， 即人性化。

叶广芩的家族小说对京剧艺术的体现， 不仅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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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贵族后裔的家庭环境影响有关， 而且也和满
族与京剧的密切关系分不开的。 京剧兴盛于清末，
是北京文化的代表。 在京剧的发展过程中， 清朝的
统治又使京剧被不断地 “满洲化”、 京化。 在京剧
中体现了满族文化与北京文化的相互交融。 叶广芩
的家族小说大多是以京剧的剧目为题， 从满族与京
剧的密切关系上看， 以此作为切入点写满族贵族生
活是比较恰当的。 京剧与前清遗老遗少们的生活关
系密切， 泡茶馆、 听唱戏是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 由于叶广芩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 在家
族小说的写作中， 她始终都抱有一种文化反思的态
度， 用京剧虚化家族小说的故事情节， 通过叙述者
的回忆， 展示家族命运的变迁， 体现传统与现代的
文化差异。
小说 枟豆汁记枠 中， 叶广芩为我们塑造了莫

姜、 四爷、 刘成贵等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他们的
共同特点是， 都带有旧文化的遗老遗少气息。 四爷

不守旧， 他赞赏莫姜是在平等地位上的赞赏， 佩服
他的人品。 如果说四爷是这部小说中的老生角色的

话， 莫姜则是独一无二的旦角。 枟豆汁记枠 正如它
的题目一样平凡， 没有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 却有

着豆汁一般的回味， 其人物形象也是在平平淡淡中
塑造出来。 京剧 枟豆汁记枠 讲的是 枟喻世明言枠
中 枟金玉奴痛打薄情郎枠 的故事， 而叶广芩笔下
的 枟豆汁记枠 与京剧相互呼应， 使小说更有韵味，
主题更加深化。 小说中的莫姜同金玉奴一样出身卑
微， 她们都遇到了薄情郎， 都遭遇过薄情郎的抛
弃。 作者借用金玉奴的命运来渲染莫姜的人生悲
剧， 正是小说的高明之处。 当我们读完整篇小说
后， 再与戏文相对照， 戏文与故事情节完全融合，
给人一种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的感觉。 两个
人物形象———莫姜与金玉奴的命运跨越时空又互相
纠缠， 小说更加渲染了不同时代女性形象的悲惨命
运。 京剧作为一种传统剧种已经有一二百年的历史
了， 京剧的经典剧目也经历了上百年的积淀， 要想
在经典的基础上创作小说并非易事， 但满族作家叶
广芩做到了。 同时， 在她的小说中还融进了众多的
京味———北京人、 北京话、 北京故事， 并且已经成

为京味小说的经典。 邓友梅曾评价叶广芩的小说是
看似散淡随意， 实则别具匠心， 而人物写得入木三
分， 更是对叶广芩小说中人物形象塑造的肯定。

（二） 张爱玲的 “人性化” 人物形象
张爱玲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运用了一些现代派的

表现手法， 突出人性， 着力表现人性的恶毒， 剖析
人的灵魂， 写出人性深处的多面性， 揭露腐朽文化
对人性的削蚀， 捕捉现代文明病等诸多方面。 张爱
玲说 “写斗争， 写壮烈， 虽给人兴奋， 给人力，
但没有美， 缺乏人性， 也不能给人启示， 写出来也
不能成为好作品！” ［６］３２

张爱玲运用的现代派表现手法很多， 主要表现
为意象、 色彩和蒙太奇电影技法。 笔者认为在这些
现代作家作品中， 意象的营造与运用最成功者当属
张爱玲了。 在她的作品中嗅觉意象、 视觉意象、 味
觉意象、 触觉意象、 联觉意象、 听觉意象等各个方
面的意象组成了一个多彩的意象世界。 曾有评论家

认为很少有人能超越张爱玲对意象的运用， 堪称运
用西方技巧的楷模。 张爱玲深爱色彩， “不知为什

么， 颜色与气味常使我快乐。”［７］１９５张爱玲喜欢绘

画， 她把绘画中色彩的技法运用到小说的创作中，

使她的作品充满了参差的对照和色彩的美感。 这些
色彩在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心理上， 耐人寻味， 令人
过目难忘。 蒙太奇是电影剪辑的技法， 在现代作家
的作品中运用得比较少， 但张爱玲将蒙太奇手法运

用到她的小说中， 进一步增加了小说的审美的张力
和新奇感， 并与现代接轨。 蒙太奇手法使文章的过
度非常巧妙， 实现了时空的跳跃性连接， 章法紧
密， 给读者留白。 傅雷在 枟论张爱玲的小说枠 一
文中对这一手法已做高度评价。 比如， 她在 枟金
锁记枠 中描写时光的流逝：

　　风从窗子里吹进来， 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
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 磕托磕脱敲着墙。 七巧
双手按住了镜子， 镜子里反映着翠竹帘子和一
幅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 望久
了， 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 再定睛看时， 翠竹
帘子已经褪了色， 金绿山水换了她丈夫的一张
遗像， 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８］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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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张爱玲运用蒙太奇手法的典范之处， 丈夫
生死之间的过渡， 表现的巧妙之极， 瞬间完成了，
给人以突兀的感觉， 感叹时光的飞逝， 命运的无
常。 这一巧妙的过度实现了时空的跳跃性连接， 行

文自然， 结构紧凑， 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极大的想象
的空间。

三、 语言风格

叶广芩与张爱玲家族小说的语言风格不同， 可
以分别用 “京腔” 和 “张腔” 来概括。 京腔就是

北京话， 北京话是真正能够体现出北京这座城市特
色的语言， 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 叶广芩的家族
小说的语言使用的就是这种 “京腔”。 张腔， 又称
张派文学， 一种以模仿张爱玲作品为主的文学风
格， 曾经在台湾、 香港与马来西亚的文坛流行。

（一） 叶广芩与京腔
京腔即京味， 也叫北京话， 是普通话的前身。

京味小说属于北京地方方言写作。 北京是中国的首

都， 自古以来就具有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的优越感
和自豪感， 这也促使了京味作家们在创作过程中对
“北京话” 的追求。 俞平伯、 林语堂和老舍对北京
话都做过中肯的评价。 毋容置疑， 当代作家叶广芩
的家族小说具有浓厚的京味儿， 真正体现了京味小

说的特点。
１６４４年， 满清政权入关后， 统治中国近 ３００

年。 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中原立足， 其中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就是， 满族统治者积极宣传汉文化， 鼓励满
族贵族子弟学习汉文化。 他们在学习汉族文化的同
时， 也将自己的语言文化与之交融在一起。 在两种
语言文化接触中， 相互融合， 相互渗透， 相互同

化， 一些满语词也自觉不自觉地融入到了汉语当
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 北京话在语音、 词汇、 甚至
语法方面都或多或地带有满语的影响， 共同创造了

优美的北京话［９］ 。 北京人对声音腔调是极其讲究
的， 在叶广芩的 枟采桑子枠 中有一段话：

　　您这东西可是个五毛钱不值的赝品哪！ 今
天是你们爷儿俩在这儿坐着， 里里外外都让你
们看见了， 我才说给你们分三， 要搁别人， 我

十块钱收购， 就已经是出了大价儿了， 要那样
我赚的是七！［１０］１３７

这是在古董店谈价儿的场景， 买卖双方各藏心
机， 都在 “说” 上下了功夫， 把握着语气、 腔调
和火候， 表面看客客气气的， 实则互不相让。 以
“说” 找乐成为北京人生活艺术的重要部分。
叶广芩京味小说的描写对象多是些贵族或是文

化人， 因此他们的语言不同于贫民百姓， 但同样充
满了京味特点， 细细琢磨， “味儿” 虽不同， 但
“说” 的艺术和享受的程度却不差 。 枟采桑子枠 中
宋太太这样的 “粗人” 不懂 “韵白” 为何物， 瓜
尔佳母亲说：

　　康熙年间皇上就要求所有官员必须说官
话， 宗室子弟也都要讲官话的， 当年金家的老
祖母领着孩子们进宫给皇太后请安， 也得讲官
话， 绝不能带进市井的京片子味儿， 在宫里，
皇后太妃们讲话用的也是近乎官话的京腔， 只

有太监才用纯北京话说话。 看一个人家儿有没
有身份， 从说话就能听出来。［１０］１７６

瓜尔佳母亲的解释， 说出了话语所包含的文化
身份和阶层归属的差异， 说话人的雅俗贵贱， 在话

语的差异中立见分晓， 所以 “宋太太的东北腔一
下低了下去”。 叶广芩的北京话和 “贫北京” “痞
北京” 不同， 因为叶广芩家族的贵族身世， 自然
说出的话就带了些贵族气、 官气。 北京话体现了一
种生活艺术， 更体现了一种精神气质， 反映了北京
人的文化优越感和语言优越感。 继老舍、 邓友梅之

后， 叶广芩成为当代文学史上新一代京味儿小说的
代表作家， 已经是为大家所公认的了。 北京人说话
时往往喜欢在词尾用儿化韵， 朗朗上口， 悦耳动
听， 表达出了丰富的感情色彩。 叶广芩笔下的人物
虽都操着一口 “官话”， 但儿化语的使用是不分地
位的。

　　咱这位大姐是要出门子的人了， 还使小性
儿， 就这样到了婆家， 只有吃亏受气的份
儿

［１］１５ 。
甭管说媒的是什么状元， 甭管出嫁的场面

是多么的风光， 日子还得自个儿过， 岁月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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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儿磨。［１］１６

这里的 “小性儿” 显出了大姐的脾气， 但并
不使人反感， 反显出一副小女儿的娇态。 “份儿”
使用率比较高， 显示出金家子弟对大姐前途的担
忧。 如果把这里的儿化韵变成其它的表述， 就少了
一份智慧和豁达， 从这些不起眼的儿化韵中传达出
来的不仅仅是一种语气， 而且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
言传的感情色彩。
京味小说中北京方言的主体部分是俗语和惯用

语， 甚至还有一些歇后语， 真实、 生动、 形象是它
的主要特点， 而它的精确性是其它词语不能代替
的。 北京方言土语已成为北京文化的一部分， 渗透
进各个市民阶层。 比如：

　　得这回可逮着说话的对象了， 在报上看见
要拓宽小街的报道， 就想到了成王府， 整天没
完没了， 就是这档子事儿。［１１］１６７

“逮着” 即找到的意思， 这一动词让人感到好

不容易找到了， 找得辛苦的情绪倾诉。 “这档子事
儿” 是极具口语色彩的北京话， 写出了说话者的

小市民身份。
（二） 张爱玲与 “张腔”

张腔原是京剧名词， 指的是张君秋这一派的唱
法。 台湾学者王德威在 １９９３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
引用这个名词来形容台湾文坛上效法张爱玲的风

气。 较之于 “五四” 以后的现代文人， “张腔” 语

言在文字、 词语、 修辞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
“张腔” 语言的一大特点是词语的创造与搭

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也是早期现代白话文写
作的一个特征。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十分熟悉典章
奏议， 母亲非常喜欢现代白话小说。 张爱玲离开父
亲家以后， 长期与姑姑生活在一起， 受姑姑的影响
很大。 家学渊源无疑构成了她对词语、 字眼的敏感
与喜悦， 可谓是妙语传神。 “张腔” 语言形式有两
种类型， 一个是双音节词组合， 另一个是叠音词组
合。 在小说 枟心经枠 中有一段描述：

　　背后是空旷的蓝绿色的天， 蓝得一点渣子
也没有———有是有的， 沉淀在底下， 黑漆漆，
亮闪闪， 烟烘烘， 闹嚷嚷的一片———那就是上

海。［１２］１１５

“蓝绿” 和 “黑漆漆” 都是表现色彩的词汇。
“蓝绿” 是色彩复合词， “黑漆漆” 是重叠式的，
这些词的使用增强了语言的效果， 更加生动形象。
不同结构的色彩词表达效果也不尽相同， 复合词、
重叠式表达效果更强烈， 而单纯词表示的色彩感要
略逊一筹。 张爱玲的小说以语言的华美著称， 这也
与她复合词、 重叠式色彩词的运用有关。

“张腔” 语言中使用了绝妙的 “比喻”。 枟鸿鸾
禧枠 中她这样写玉清出嫁前的心理： “玉清非常小
心不使她自己露出高兴的神气为了出嫁而欢欣鼓

舞， 仿佛坐实了她是个老处女似的。 玉清的脸光整
坦荡， 像一张新铺好的床； 加上了忧愁的重压， 就
像有人一屁股在床上坐下了。”［１３］５４

张爱玲对笔下的女性毫不留情， 刻薄之极， 她

在文字背后的远观， 让人退避三舍！ 这些比喻完完
全全是张爱玲独有的 “张腔” 式的比喻， 寓意奇

特， 耐人寻味。 让读者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 “张
腔” 的语言之魅。

“张腔” 语言中体现了讽刺与幽默的趣味。 在
张爱玲的 枟金锁记枠 枟花凋枠 枟创世纪枠 等家族小
说中， 其直接讽刺的对象就是家族成员。 体现出张
爱玲对自己不幸的家庭生活的不满和她对旧式家族

的反叛。 张爱玲笔下的 “郑先生是连演四十年的
一出闹剧， 他夫人则是一出冗长的单调的悲

剧”［１４］７６， “没钱的时候居多， 因此家里的儿女生
之不已。” ［１４］８１语言犀利， 讽刺与挖苦并存， 描绘出
了一幅没落贵族的衰败像。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到 ４０
年代， 社会上的职业女性人数很少， 她们大都囿于
家庭和丈夫， “一辈子讲的是男人， 念得是男人，
怨的是男人。”［１５］４３９对于这样完全依赖于男性的女

性， 往往成为张爱玲的讽刺对象。 从张爱玲的讽刺
中， 我们可以看出她所针对的对象是家族中的人，
是一个个身边的个体的人， 与革命、 民族， 甚至国
家政治没有太大的关系。 她所侧重的是人， 是人的
内心世界， 是一种人性的书写。 在她看来， 她的讽
刺只是轻微的讥诮， 甚至只是一种幽默的语言趣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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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叶广芩与张爱玲家族小说分别表现了京
味和海派、 “张腔” 与京腔不同的艺术风格， 她们
的家族小说分别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不同叙事模式

与结构。 叶广芩和张爱玲的家族小说都塑造了形态

各异、 性格丰富的人物形象。 叶广芩深受传统京剧
的影响， 用京剧的手法刻画人物； 张爱玲深受鸳鸯
蝴蝶派通俗小说的影响， 她是用通俗小说的手法来
刻画人物， 同时又运用了许多现代派技法。 通过对

叶广芩与张爱玲家族小说艺术风格的比较研究， 让
我们初步看到了两位女性作家家族小说创作的异

同， 并寻求其中之原因。 尽管了她们民族出身不
同， 个人的经历不同， 但却为我们唱出了同一首旧

式贵族家族衰败的挽歌。 她们的家族小说将在中国
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并且对后来
的作家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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